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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为《食德新谱》封面题签

目前写沈苇窗的文章中，有几篇提
到沈苇窗曾学过中医，蔡登山《沈苇窗与
〈大人〉杂志》就说：

沈苇窗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据
香港的翁灵文说沈苇窗自沪来港后，虽

投身出版事业，但也常应稔友们之请，望
闻问切开个药方，多能药到病除。

《食德新谱》中，沈苇窗就曾多处写
到自己的学医经历。《梨是疗妒汤？》中提
起他在上海学医时发生的一桩“浙江药
商抬高象贝母价格引来药界公愤”的往
事。《木瓜开胃祛湿》中更是提及他的中
医老师王邈达：

我师剡溪王邈达先生，是一位饱学
之士，他对于中药的用量向来主张凡气
味浓烈的药味，不宜用大量，譬如广陈
皮、宣木瓜之类，多在五分、一钱左右，他
说：“一剂药中，用了三钱陈皮，变成一碗
陈皮汤，把其余药味性质和平的，都冲淡
了。”这意见是十分正确的。

王邈达（1878—1968），名孝检，号
若园、盎叟、覆船山农，嵊县普义乡白泥
墩人。行医六十余年，擅长内、妇科。
1934年，与史沛棠等合办杭州六通中医
疗养院，自任院长兼中医部主任。沈苇
窗在另一文中还回忆起 1947年到杭州
去给王邈达祝贺七十大寿的事，顺便游
杭三天，“天天下午吃虾爆鳝面”（《补血
的鳝鱼》）。沈苇窗师出名门，可以想见
他的医学修养定然不会差到哪里去，这
就为他写作这些侧重食补养生的饮食
文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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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兴，人们对沈苇窗这个名字已
然陌生。其实在收藏界，他也曾风云一
时。董桥就曾在他的多篇文章中述及
与沈苇窗的交往，他视沈苇窗为“前
辈”，经常跟着沈四处访友赏画，声称对
其“赐教”和“名言”，“到老不忘”。

沈苇窗受人关注，源于他曾是香港
著名文史杂志《大人》和《大成》的创办
者和主编。此两套杂志因其文章质量
和作者阵容的“空前绝后”已成为收藏
界的香饽饽，据说单册的最高价已达万
元以上。可就是这样一个把杂志办得
炉火纯青的文化名人，其生平资料却少
得出奇。

沈苇窗 1918年出生于上海，但他
其实是桐乡乌镇人，原名沈学孚，1995
年病逝于香港，享年 77岁。纵观其一
生，有以下几种角色颇值得一说：

首先，他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他
几乎是以一人之力于 1970 年 5 月和
1973年12月在香港先后创办了《大人》
和《大成》杂志，两个刊物共计 304期，
前后维持达 25年之久。这两份杂志因
其作者阵容的空前绝后以及内容上巨
大的史料和文化价值，为世人瞩目。其
杂志在促进海内外文艺交流，促成相关
著述（如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
《抗战时代生活史》）的问世等方面都发
挥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作用。

其次，他是一位出色的剧评家。他
是昆曲大师徐凌云（海宁人）的外甥，自
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一生都对戏剧
文化抱有经久不衰的兴趣，并能自觉地
从事戏剧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他不仅
依托杂志约写了大量有关戏剧的第一
手文章，还不遗余力地搜罗戏剧文献，
并成功刊印了一批珍贵的戏剧史料，如
《章遏云自传》、“平剧史料丛刊”十二部
（与刘绍唐合作）等。与此同时，他还撰
写了一定数量的戏剧评论，其中就有像
《苇窗谈艺录》这样的系列文章在刊物
上连载。

再者，他还是一位优秀的美食作
家。其《食德新谱》系列散篇早在报刊
上刊登时就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被香港
著名作家倪匡称为“就医学观点，分析
食物的营养成分，兼及食谱、食物典故
的绝妙散文”。同题书籍于 1988年 12
月由凌云超纪念馆结集出版后，成为香
港美食著作中的佳作。著名文史作家
郑逸梅拿到后更是“爱不释手”，评价说

“不但装帧好、耐人欣赏，且文笔流畅、
情趣盎然，尤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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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苇窗的父亲叫沈季璜，婚后即举
家定居上海，住在台湾路上，沈苇窗也出
生在那里。沈苇窗经常自称“我是桐乡
人”，在他的著作《食德新谱》中对江浙，
特别是桐乡及“我乡乌镇”的饮食风物多
有谈及，且语带深情。如他在《吃粥百
法》中记述故乡食事，如数家珍：

我乡乌镇，为浙西大镇，习俗晨间吃
面，中午吃黄米饭，夜间吃白米粥，其邻
近南浔、震泽等地，都有此风。

又在《兰州瓜及其他》中提及“海东
青”：

我乡乌镇产一种瓜，也是黄金瓜一
类，名为海东青，皮黄中带青，肉作深绿
色，别名青皮绿肉，大约江南杭嘉苏锡一
带的人都有吃过这种瓜的。

其中亦不乏对江浙民俗的叨念，如
《橄榄清喉》中写新春习俗：

必以橄榄放置在茶杯左右，名为元
宝茶，象征食此者发财可期，也是一个好
口彩。

沈家虽客居上海，但传承有年的故
家风俗想必不会被轻易摒弃，不然沈苇
窗也不会如此熟稔。其中有一篇《桐乡
槜李》写得最为细腻生动。

沈家在上海定居的确切原因无从
得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沈苇窗之
母徐太夫人的娘家住在上海，而且是
当时的名门望族。目前已知的是，沈
苇窗是昆曲大师徐凌云的外甥，而沈
苇窗在本书《菊花茶盐金豆》一文中也
有述及：

这两味简单的平肝明目药方，是我

外祖父海宁徐棣山公的家庭食品，棣山
公是上海徐园的主人，有声商界，虽然酬
酢频繁，而在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一定要
吃一盅菊花茶，一碟盐金豆，咀嚼半小
时，引为一乐。所以虽达晚年，遇事心平
气和，而且视力特佳，双目炯炯有神。棣
山公晚年坐马车外出，因为禁止马车夫
鞭策途人，探首窗外，阻止车夫，不料因
为车门不曾闭上，跌出车外，竟尔殒命，
未能克享上寿，这是我先母和我舅父徐
凌云先生都引为终生憾事的，其事发生
在八九十年以前，也是当年上海的一件
大新闻。

徐棣山是沈苇窗的外祖父，名鸿达，
海宁人。据薛理勇发在《新民晚报》上的
《苏州河畔发现百年老洋楼》一文，徐棣
山是上海主要的丝茧进出口商行——公
平洋行的买办，独立经营“怡成丝线”。
光绪《上海县续志·第宅园林》云：

徐园，名双清别墅。光绪九年海宁
徐鸿达筑于闸北唐家弄。宣统元年，鸿
达子仁杰、文杰以避世嚣故，迁筑于二十
七保南十二园康脑脱路。

仁杰、文杰是徐棣山的两个儿子，即
长子徐贯云，字仁杰；次子徐凌云，字文
杰，号暮烟。薛文说：

徐棣山逝世后，产业由长子徐贯云
打理，次子徐凌云是昆曲艺术家，毕生从
事昆曲研究和传习，曾向沈月泉、沈斌
泉、周凤林等请益，生旦净丑，无所不能，
曾为梅兰芳配《风筝误》等戏，而著名昆
曲艺术家俞振飞曾得到徐凌云的悉心指
点和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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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德新谱》中，沈苇窗常常情不
自禁地追怀起少儿时代舌尖上的美食记
忆。少儿时代的欢乐固然不可复制，但
留在味蕾上的滋味意识却从此根深蒂
固。在学生时代，沈苇窗已开始有意识
地寻找美食，他于课余之暇，常要去派克
路功德林吃素斋，一两星期就要去一
次。同去的有学长马叔庸等，他们时常
点的素菜有凤尾笋油汤、素鹅、银丝卷
等。马叔庸后来也去了香港，成为知名
的电影制片人。

等到沈苇窗稍长成人，随着交游的
扩大，更是走出上海，游历四方。据他在
《无锡肉骨头》中回忆：

四十年前，我在上海，时作春游，京
沪线上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无锡，曾记
得最后一次游无锡同行的游侣中有名作
家陈蝶衣兄，我和他在山上闲话，说以后
不知何年何月方能到无锡重展游屐，不
胜感慨系之。

陈蝶衣，原名陈元栋，是中国最早给

流行歌曲作词的作家、编剧，也于 1952
年移居香港，后来也是沈苇窗所办杂志
的重要作者。他一生为三千余首歌曲填
词，唱过其作品的歌手有周璇、邓丽君、
蔡琴、费玉清等，1988年获香港电台颁
发的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1996
年获香港创作人协会终身成就奖。

沈苇窗痴迷美食可谓本性难移，就
是在危机重重的逃难路上也一以贯之。
能于祸中求福，亦是正版老饕的做派。
据他回顾：

一九三七年，我随家人逃难到过金
华的地方，因为震于金华火腿的大名，
于是想去买些来尝尝，不料走遍大街小
巷，都找不到一家火腿店，只得废然而
归。后来听当地人说起“金华火腿东阳
卖”，金华当地是没有火腿出售的。正
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要不是我亲自
去过金华，访过火腿，这个金华火腿产
地之谜，恐怕到现在还不能解答。（《金
华访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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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苇窗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还有他
与诸多文化名流的交往，其中尤以他与
以张大千为代表的书画界，以马连良为
代表的戏剧界和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文
学界人士的交往最为频繁而深入，或谈
文论艺，或迎来送往，为文坛艺林留下
了一段段的佳话。正如作家蔡登山所
说，“从中可以见出他在旧文化圈中人
脉的广博。”

沈苇窗到香港时，马连良已在，他
早于1948年11月初就由上海赴香港演
出，后因患病滞留香港，直到1951年10
月 1日才谢绝台湾当局的邀请返回内
地。两人是故交，异地重逢，当倍感亲
切。据沈苇窗回忆，那时他时常与马连
良穿了蓝绸衫在皇后大道逛马路，还有
一个固定的节目是到娱乐戏院附近斜
坡上的顺记吃木瓜雪糕。印象深刻的
是那里的雪糕是盛在半个木瓜盅里的，
沈苇窗初尝此味觉得很不习惯，后来经
不起马连良赞好不绝，吃了几次以后，
也就甘之如饴了。

在沈苇窗的文章和杂志里，出现频
率最高的当数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
千与沈苇窗的关系非同一般，自《大成》
创刊后，不仅封面多选用张大千的画
作，而且经常发布张大千关于敦煌的记
述及其艺术活动的报道。

在他的《食德新谱》中就处处留下
张大千的痕迹。首先本书由张大千封
面题签，这是凌云超当着张大千的面怂
恿沈苇窗将连载的文字结集出版之初
就题好的。也就是说，本书在出版之
前，就得到了张大千的肯定和支持。另
外，书前还有沈苇窗与张大千于台北张
府摩耶精舍的合影，以及张大千去世后
沈苇窗与凌云超在梅丘张大千灵厝前
的合影。再有，书前彩页最后一张为

“大千居士令堂之画”，即张大千母亲曾
友贞所作的《耄耋图》（画中有傅增湘的
题跋），画侧有文字说明：“本书作者获
得后转赠台北张大千纪念馆供养。”我
在翻阅本书过程中，还于书后发现一处
铜版纸印刷的插页，竟是“本书作者赴
美大千居士欢宴亲书菜单”，落款的时
间是在 1972年 11月 22日。此菜单正
是张大千与沈苇窗深厚交谊的见证。

张大千生前爱在家中宴客，常常高
朋满座。除了那些因为个人名声所致
的接待应酬之外，“常喜聚知友三五，恣
意饮啖，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沈苇窗
因与张大千关系密切，常常是张府家宴
的座上宾。他曾在《鱼翅吃法繁多》中
描述作为美食家的张大千：

不但善吃，而且精通烹饪之道，我
在他座上吃鱼翅从上海吃到香港，再吃
到台北，不下数十次，无论吕宋黄、大裙
边，都能煮得达到融洽柔腻的地步，而
且以吃排翅的时候为多。

张大千对美食的痴迷并不在书画
之下，其在美食上的天赋亦令人激赏。
有一天，张大千邀沈苇窗到家中吃饭，
桌中设一砂锅，揭开盖子一看，才知是
滋味鲜美的清炖鲫鱼羊肚汤。众人好
奇，忙问菜名，大千笑答：“这个汤就是
一个鲜字，鲜字不是一半是鱼，一半是
羊吗？”（《鲜》）大家听了，只有佩服他的
巧思，同时猛啖其汤，大快朵颐。

朋友们在张大千的餐桌上，不仅能
够享受到鲜美的食物、“恣意饮啖”的惬
意，还可体验到“上下古今，无所不谈，
诚为快事”的精神盛宴，不由得令人向
往。有研究者曾说，沈苇窗对张大千不
遗余力地宣传，“主要原因是刊物得到
张大千的书画资助，需要替他摇旗呐喊
耳”。此话不免有些偏颇，通过梳理沈
苇窗与张大千两人的交往，我们明明看
到，两人在书画、美食、京剧等各个方面
志趣相投。可以说沈苇窗对张大千的
敬重是真诚的，是对一位天才型艺术大
师的钦慕，而沈苇窗就是张大千有数几
位相交大半生的“知友”。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沈苇窗
与内地及港台书画界、影视戏剧界和文
学界诸多名流之间的交往，如果深入梳
理，那又将会是一幅幅呼之欲出的人物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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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苇窗和张大千


